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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事情是從 2002年開始的。那時同學似乎都知道論文要做什麼，一時之間，
每個人都言之鑿鑿的跟我訴說著他們的題目與近程目標，講的是如此美好而堅

定。聽著聽著，突然惶恐起來，那我咧?「有什麼題目是你會做的?」我這樣問著
自己。「公關、女性主義、新聞框架、傅柯的權力關係、網路、行銷傳播… …。」
當我開始數著過去寫過的論文時，發現自己是個興趣雜亂的雜食性動物，總是看

到有什麼有趣的就去做做，沒有一點定性。本來也不覺得有什麼，但當我需要一

個研究志向時，似乎就有點麻煩了。研究志向這種東西對我而言向來就是個稀奇

玩意兒，在路上碰到，喜歡就拾起來，但也不會一直放在口袋。但，我現在急需

要一個研究志向，因為再不寫論文，我要怎樣二年半離開學校呢?碰巧，2002年
正是台灣電影二十年。靈感來了，做電影吧!還沒研究過電影呢!我高高興興去找
了盧非易老師，請他當我指導，他也高高興興的收了我。當他知道收到一個搞不

清楚狀況的學生時，已經是以後的事了。 
 
我必須是要感謝盧老師的，在他發現我不太懂後設、互文、眾聲喧嘩等理論，

卻還想利用這些理論探討《好男好女》時，他並沒有拎起我的領子把我丟出去研

究室，他只是等，等我確定我要的是什麼後，再繼續談，然後像是認了似的幫我

上課解惑。在不斷的閱讀與對談之間，我開始成長。盧老師放著我做我想做的，

一發現我走錯路或走太快時，再把我拉回來。很謝謝他逐字逐句的看這篇論文，

給予整篇論文理論運用與邏輯思維的啟發。甚至在細微的文字陳述展現，盧老師

也給予許多的指導與建議。他已經不只一次耐著性子，糾正我那奇怪的不符合論

文書寫的文字風格，老師很頭痛為什麼會有人用王文興般的意識流小說寫法寫論

文(沒告訴老師，其實我也滿喜歡舞鶴的。)?對於嚴謹的論文書寫(尤其是採用美
國的科學的書寫形式)而言，這實在不是件好事。但從沒有人沒告訴我這個缺點，
如果沒碰到盧老師，應該也沒人會告訴我。我想，應該是老師有著創作與研究二

種背景，才能精準地看出問題在哪。整篇論文在蘊釀時最難，我不曉得自己是怎

麼熬過那些連文獻在講什麼都看不懂的日子(初初感受到文字是如此的不透明，
符徵與符旨都在空中飄阿飄的)，或許是在盧老師面前強裝出的自信(如果裝得出
的話) ，把我自己都騙到了，也或許是盧老師對我的信心與耐心，他是跟我說過
這樣寫人家看不懂，那樣寫理論用的不好，但從沒懷疑我做不到，也沒對我全盤

否定過。謝謝他對我的信任與包容，以及忍受我那不合時宜的天真浪漫。 
 
而口委林文淇老師與陳儒修老師，除了他們在口試時的建議外，我還要各自

感謝些其它的事。這篇論文開始的很辛苦，閱讀的過程像是在海上飄蕩，能多抱

一根浮木都很高興。我到處上網找尋研究相關題目的學者，一個個超連結讓我得

知他們的電子信箱，然後以一種年輕學子的熱血姿態去問問題。林文淇老師也是

被我叨擾的學者之一。他好心並且友善的跟我說哪裡去找《尼羅河女兒》的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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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想找，請花錢到國家電影資料館看，聽說那是一個連侯導本人都沒有
的奇妙電影)，告訴我期刊文獻出處。我對於老師的回信是非常欣喜與感謝的。
還記得每一次收到回信的心情，一種「有人理我!這題目應該是做得下去」的欣
喜。同樣的，在網路被我叨擾過的學者還有劉紀蕙老師，她簡明扼要的跟我說什

麼是互文，也是第一個說我的題目很有意思的人; 柯銘峰老師,如果沒有他,我應
該找不到金包銀之於歌仔戲的關係。謝謝您們。 

 
而陳儒修老師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大沒什麼電影的課,再說清楚些，是沒有

專上電影理論的課。於是，我只好去台藝大的電影系旁聽。還記得那時電影系日

夜間部的電影理論課都在星期四，一個在上午一個在晚上。許多時候,我就從下
午一點聽到晚上十點半。陳老師教的是夜間部的電影理論，陳老師曾經對著我說:
「又是你最早到!」那為什麼這個女生常常最早到，她天性準時嗎?我實在不好意
思告訴他事實:「因為上完下午的課沒地方去，逛街時間又不夠，只好一直待在
教室了。」在此謝謝陳老師讓我旁聽，在課餘時熱心且親切的解答我的問題。上

他的課增加我許多觀影經驗與電影理論的知識。他的電影理論教得非常好，我第

一次聽懂 Derrida的解構主義就是在他課上。講到這裡，就無法忽視吳珮慈老師。
她就是日間部電影理論的老師。同樣感謝她讓我旁聽，包容我常常拿著研究大綱

去煩她，感謝她陪著我走過那段什麼都不懂的日子。除此之外，她也讓我看到「溫

婉」二字怎樣體現在一個女人身上。 
 
另外，還要感謝《好男好女》的音樂創作人之一—顏志文老師。為了怕音樂

那章節過份流於個人詮釋，我特別去找給顏老師(電話又是從網路上找到的，網
路真厲害!)。在顏老師的工作室，我第一次聽到《好男好女》的音樂原聲帶(有人
想找嗎?絕版啦!去二手跳蚤市場碰運氣吧!)。顏老師在忙碌之中還跟我聊了一個
小時的電影音樂創作過程，非常謝謝他。 

 
在政大二年半的日子，除了論文之外，還有許多的快樂與不快樂。我的同學

們，陪我走過很多。小月亮、bk達、Kiwa、finger等人都是我碩士生涯中很好的
朋友，雖說他們在論文上一點忙都沒幫到(想很久了，真的想不出幫過什麼忙嘛。)
但在有形與無形之中，我們相互扶持彼此，我跟他們在一起很快樂。常跟月亮一

起談人八卦論人是非，雖然我們還是有在一起做過些正經事談過些正經話，不過

印象最深的還是躺在她床上講些有的沒的；bk 達耍白爛是我看過功力最高強的
一個，跟他在一起很難不快樂；Kiwa 在我受挫折時安慰我，她的思考正面是根
基於她的生命底層(很多人是強迫裝出來的)；finger 在他政經學那一面之外,卻是
如此和善與純真。其他沒說到名字,別太小氣啦!不喜歡你們就不會找你們出來玩,
也不會打電話給你們了嘛! 

 
最重要的，要感謝我媽，沒有她養我,一切都免談了。她從來沒叫我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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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認為該讀書的時候讀書就好。在我什麼事都沒做懶散地過生活而產生罪惡感

時,還會告訴我:「人生悠閒也很好嘛。」我弟雖然不懂我在做什麼,但他也不需要
搞懂,他是我低潮時最棒的開心果。最重要的還是家人的支持,不管是經濟上還是
精神上的。 

 
看了那麼多篇論文，似乎很少人感謝自己。基於傳統的謙虛美德影響，我也

不敢造次，說一些什麼:「這一年我很認真也很辛苦，鼓個掌吧!」這種話，當然
也不好意思說:「這篇論文寫得還真不錯!」之類的話。讚美自己的話，真是難開
口。所以，我只好暗自真心並堅決地這樣想著。 

 
 
 
 
 
 
 
 
 
 
 
 
 
 
 
 
 
 
 
 
 
 
 
 
 
 
 

林慧婷,200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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